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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首台灣最有名的笛子曲 
陳中申 

 
      2017年 7月，我與台南南瀛管絃樂團到歐洲巡演，當地主辦單位知道我將同行，特別

指定我要演奏兩首笛子曲，說這是當地華僑人盡皆知的名曲，由首演者親自獻聲，一定可以

吸引大量觀眾，並藉此介紹台灣好音樂給外國愛樂人士。這兩首笛曲就是現在要為大家介紹

的董榕森作曲的《陽明春曉》與馬水龍作曲的《梆笛協奏曲》。這兩首曲子於千禧年雙雙入

選中國舉辦的「二十世紀華人經典樂曲」。 

 
一. 陽明春曉 

      1965年，董榕森創作了著名的笛子曲「陽明春曉」，在中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及中廣國

樂團（將國樂從大陸帶到台灣，並大力推廣的音樂團體，早期常擔任國家重要慶典之演奏任

務，而有國家國樂團之美稱）的流傳及夏令營傳承下，風行全台灣。七 O年代，更因華視

「每日一字」節目將它選為片頭音樂，而成為人人耳熟能詳的音樂。¯每次當有人知道我是

吹笛子的，一定會問：「你會不會吹『陽明春曉』」，不記得曲名的，也會正確的哼上幾句

旋律代替曲名，有的則把曲名說成「翠堤春曉」（是一部著名的外國電影），實在不知道曲

名的則直接說：「你會不會吹『每日一字』？」，聽了令人不禁莞爾。也可見它深植民心之

一般。  

      「陽明春曉」剛寫成時，原來叫「三月桃花」，是董榕森加入中廣國樂團後的第一首創

作曲，他立志要從一到十，寫出一系列以數字為標題的的樂曲，後來真的都完成了－「一葉

蘭」（胡琴）、「二八佳人」（胡琴）、「三月桃花」（笛子）、「四季春」（合奏）、

「五福臨門」（笙）、「六段錦」（古箏）、「七夕吟」（胡琴）、「八仙慶壽」（合

奏）、「九曲橋」（琵琶）、「十里鶯啼」（笛子）。但當時中廣國樂團的指揮孫培章覺得

「三月桃花」曲名與朝氣蓬勃的曲趣不合，曲名應該取得明亮、有精神些。在眾團員你一句

我一句的集體腦力激盪下，最後改名「陽明春曉」，果然大為流行。曲意為描寫陽明山在春

天百花盛開時，遊客上山賞花的愉悅心情。之後，他又寫了「三陽開泰」（合奏）來補足了

「三」的空缺。 

      2003年，我帶領北市國合唱團，策劃一場「唱國樂名曲給你聽」，以獨唱、合唱演出

了填上歌詞的「二泉映月」（二胡）、「江河水」（二胡）、「良宵」（二胡）、「賽馬」

（二胡-委託楊忠衡填詞）、「百鳥朝鳳」（嗩吶）、「梁祝」（小提琴）…..，我想也應該

唱個台灣的國樂名曲，於是委託了著名作詞家黃瑩，將「陽明春曉」填上歌詞，他填完前兩

段快板、慢板後，覺得第三段快板很快，很器樂化，應該唱不出來，所以建議此段用演奏

的，我覺得有點美中不足，於是嘗試自己填詞，把陽明山各個景點都寫上去，包括、七星山

夢幻湖水韭、大屯山巴拉卡公路蝴蝶、溫泉泡湯、竹子湖海芋、擎天崗紙鳶..….完整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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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陽明山美景。再由我編寫成合唱曲，指揮台北市立國樂團附設合唱團在國家音樂廳轟動演

出，前一周就門票完售。歌曲最後一句，我寫道 : 「台北有山，稱陽明」，令人自豪又讚

歎，也成了一首受歡迎的合唱曲。  

      在我稍有名氣以後，常有人恭維我說：「啊 ! 我聽過你吹的『陽明春曉』，真好

聽」、「你就是吹陽明春曉的笛子演奏家啊，久仰」。這是一般人想當然爾的推斷。事實

上，1965年「陽明春曉」作出來時，我還沒見過笛子呢。即使到現在，雖然我常在音樂會

上演出，卻也沒錄過唱片出版。  

      其實首演「陽明春曉」，把它吹紅，並且錄了唱片廣為流傳的，是台灣的前輩笛子演奏

家陳勝田教授，他是一位個頭小，卻精力充沛的音樂家，畢業於師大音樂系，主修聲樂，是

中廣國樂團的副指揮及笛子首席，也是早期國樂家中少數受過音樂科班訓練的人，對於音準

要求特別嚴謹。後來擔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樂系教授兼系主任，前幾年才從教職退休，但

仍在各音樂科系及研究所為國樂的薪傳而努力。這個曲子作曲家在譜上只是寫上 D調，並

沒有指定用什麼笛子，而一般在國樂團擔任梆笛者，習慣用 G調梆笛筒音做 Dol來吹 D

調。陳教授則慧心獨具，用高一個全音的 A調梆笛筒音做 Re來吹，使得指法變得比較簡

單，音色更清脆，原來不能滑音的部分樂句也可以因加上滑音而更富歌唱性，因而大受歡

迎。可見演奏家的詮釋，對樂曲的表現力是很有影響的。 目前「陽明春曉」在市面上有出

版的，有下列幾個版本。 

1. 1965年，最早也是首演者的是陳勝田教授，由作曲家董榕森親自指揮，天聲唱片公司出

版，網路上還可聽到錄音。 

2. 1979年，臺灣國樂團笛子演奏家劉治（目前已退休）演奏，鄭思森指揮第一商標國樂團

伴奏，由聲美唱片公司出版（笛子協奏曲- 劉治笛子專輯），基本上是按第一版的詮釋，但

快板速度較快，較活潑。 

3. 1985年，上揚唱片出版（（葉樹涵小號專輯）），以小號吹奏。1986年，此唱片獲得金

曲獎最佳演奏獎。 

4.199幾（不詳），在（（傳統國樂 -上海民族樂團吹管樂器）） 專輯第一首，保佳音文化

公司出版（未註明吹笛者，可能是杜聰?）。舌吐用得較多，也使用台灣版本沒有用過的歷

音，是北派處理法，其技巧紮實，算是稍陽剛的詮釋版本。但慢板吹得太慢，表情悲傷，這

是較不合曲趣的詮釋。最後一句上歷音到高音 D，沒直接上去，而是從低音繞小圈逐漸繞到

D音，雖然較華麗，但與原作乾淨俐落的一個長歷音直接上到高音 D相比，顯得有點冗

長。後來翻閱資料，作曲者原來真是這樣繞圈上去的，但當時經指揮及團員討論後才刪成簡

短的結束。以笛子角度，華麗結束較有表現力，但以樂曲結構而言，前面剛用雙吐逐漸上行

兩小節，再來一個歷音又逐漸上行，當然覺得多了。 此錄音上網也可搜尋到。 

5.台北市立國樂團笛子演奏家林慧珊，1987年演奏，陳中申指揮台北市立國樂團伴奏，上揚

唱片公司出版（鑼鼓迎新年 CD專輯）。風格與前兩版相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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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大陸北派名家曾永清 1996年演奏，在中國北京錄音，由Wind Song Music international 

Co.,Ltd.韻順唱片公司出版（中國魔笛－曾永清 CD專輯）。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版本，伴

奏重新編過，樂團甚至加入嗩吶。笛子部分的詮釋充滿個人色彩，北派奏法處處可見，與台

灣習慣的詮釋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差異在此明顯可見。音樂是一種聲音的藝術，雖然能用樂

譜紀錄下來，但真正發出聲音卻有無限多種的可能性，這也是音樂藝術的可貴之處。 

7.2010年，臺藝大教授陳俊憲，由蘇文慶指揮臺灣國樂團（陳當時擔任團員）伴奏，在

（（台灣四季）） 專輯中演奏此曲，其詮釋與台灣熟悉的風格差不多。 

8. 2016年，南藝大國樂系畢業，曾任職蘇州民族管弦樂團的郭虹希（當時還是學生），與

安敬業指揮南藝大民族管弦樂團錄音，台南藝術大學出版（（台灣現代國樂萌芽篇））CD

及書籍。中規中矩，稍不夠輕巧，慢板也稍有點慢。倒是圓滑線語法處理得不錯。 

 
二. 梆笛協奏曲 

      馬水龍在民國 1981年創作的「梆笛協奏曲」是繼「陽明春曉」之後，最有名的笛子

曲，可能也是台灣古典音樂中最廣為人知及最常被演奏的當代台灣作品，我個人與國內外知

名交響樂團就已演過約四、五十場。1983年因羅斯托波維奇率美國國家交響樂團來台演出

此曲，加上台灣華視及美國的公共電視台轉播及多次重播而轟動國內外。中國廣播電台將此

曲選為台呼音樂，每天重複播放了十幾年，更使此曲成為家喻戶曉的名曲。其出版的唱片之

銷售也居台灣古典唱片之冠。馬教授成功的將傳統樂器與交響樂團結合，大大提升了笛子的

地位。並突破笛子傳統技巧，創新笛子語彙，讓一向以歌唱性為主的笛子也進入器樂化的表

現領域。它與「陽明春曉」於千禧年雙雙入選大陸舉辦的「二十世紀華人經典樂曲」。 

    此曲的作曲因緣是這樣的：[以下文章一部分已於 2003年我的獨奏會節目單上【我與梆笛

協奏曲 22年】一文中發表過]。1981 年 9 月，我辭掉台北市立國樂團梆笛手的工作，插班

考入東吳大學音樂系主修作曲，馬水龍正是我的主修老師〈之前已和他私下學習了兩年〉。

這一年的 6 月，我開了個人首次的笛子獨奏會，由於戒嚴時期禁演「匪曲」（大陸的作

品），因此我必須想辦法開拓曲源，於是我委託了多位作曲家為我創作〈盧炎、蕭唯忱、許

德舉〉。馬老師原也在我的委託名單中，可惜當時他無暇特別為我創作新曲，但拿了大提琴

獨奏曲「隨想曲」，看可否移植，後來我把它移植為洞簫獨奏曲，變成台灣少數技巧性高又

作品結構嚴謹的洞簫作品，在科班學生中廣為流傳。 

      約在 7月，台北市交要我參與錄音，由徐頌仁指揮北市交，錄製中國廣播公司的台呼音

樂，前半段是氣勢磅礡的序奏（台呼時播），後半段是輕巧的梆笛主奏（好像是收播時才會

放到這後半段）。後來到了 9 月我入學東吳主修作曲，中國廣播公司委託馬老師為「第一

屆中國現代樂展」創作一首協奏曲，而且指定要中國樂器獨奏與交響樂團〈另一個組合是西

洋樂器獨奏與國樂團，許常惠的鋼琴與國樂團編制的「百家春」也正是此時創作的〉，於是

他決定把此曲擴展成梆笛協奏曲。 馬老師是我的主修老師，研究室就在東吳音樂系館樓

上，每當他寫好一段，就讓我試吹看看，好了就定稿，效果不好就當場改過再試吹，反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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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直到全曲完成。很多人問我，馬老師怎麼能知道只有六個音孔的梆笛的侷限性及表現性？

其實就是這樣來的。像其中有一段寫到 bB 調，而且是快板，又用到很多的 bE 的音， G 

調梆笛只能按半孔演奏，但速度太快時，音色及音準就很難達到標準，在我努力的練過仍不

理想之後，馬老師才將此段改寫。不過在總譜上他仍然將兩個譜並存，希望有一天樂器改良

了，或有更好的演奏家，可以按原始構想給奏出來，完成他認為最好的樂思〈改寫的樂段畢

竟還是第二的選擇〉。 

      近十年我試著改良笛子，研發了陳氏半音笛，並獲得中國及台灣專利，任何半音都沒有

問題了，並保留了笛子原有的特色演奏技巧，兼具中西笛子的優點。後悔應該早幾年打破自

己對於笛子”傳統”的執著，就可讓作曲家更自由發想，創作更豐富調性的作品了。 

      基本上馬老師寫笛子的語法，還是較類似西洋長笛，正如很多大陸民樂界第一次聽到此

曲時反應「沒啥梆笛味」一樣。因為梆笛是中國北方笛子，個性是豪爽、激昂、高亢，如北

方人講話一樣”嗚哩哇啦”地，風格華麗、歡快、花俏，大量使用花舌、滑音、歷音、吐音，

其旋律也以歌唱性為主。但「梆笛協奏曲」的主題卻是簡短輕巧、乾淨俐落的跳躍性旋律，

與北方人豪邁的個性無法連在一塊。其開展時所用的笛子技巧是以大跳及圓滑線奏法為主

（花舌、滑音、歷音部分是我斟酌加上去的），而非傳統梆笛常用的特色技巧，可想而見所

奏出的音樂當然也偏離了傳統梆笛風格。而慢板樂章樂句中使用很多長音，又比較接近南方

曲笛講究氣韻生動之運氣功夫，及細膩的音色、音量，做出不同層次的變化，和梆笛大剌剌

的吹法是有不同的。因此對吹慣傳統梆笛樂曲的人來說，此曲的旋律語法是很繞手又不知如

何表現的，有的大陸笛家甚至說「這曲兒不是給梆笛吹的」。但它就是留下來了，而且廣受

歡迎，雅俗共賞。 

      在我剛開始試吹時，也是很不順的，幸虧我主修過西洋長笛，能習慣其語法、而我也是

寫曲子讓別人演奏的作曲家，能體會創作者不願拘泥於傳統的創意、更幸虧我是一個不滿於

現狀、期待突破的笛子演奏家，因此我辛苦的練下來了。新的語法為梆笛開展了新的生命，

豐富了梆笛的表現力。而以西洋交響樂團伴奏的演出形式，提高了梆笛的演奏地位，增加了

梆笛的國際能見度（與外國交響樂團交流演出時，這是表現台灣音樂文化最好的曲目之

一）。 

       笛子音色是非常特殊的，它在吹孔與音孔之間，多開了一個膜孔，貼上蘆葦膜，讓笛

子除了竹管管體共振的音色之外，又多了膜振動發出的高頻”吱吱”的音色，清脆、嘹亮，著

名詩人蘇東坡形容這是”穿雲裂石之聲”。這聲音使得梆笛在世界上所有樂器中可以如鶴立雞

群般地突出。加上豐富多彩的演奏法潤飾曲調，使得笛子音色又華麗，又具有民族色彩，只

要笛子一吹，很難不引人注目。 

      這首曲子除了國內交響樂團常常演出外，也讓我可以環遊世界，與各國知名的交響樂團

一起演出，與我演出過的交響樂團有美國的國家交響樂團、紐約布魯克林愛樂交響樂團、美

國 Shreveport 交響樂團、紐約 Queens 交響樂團、加州青少年管弦樂團、紐約幼獅青少年

管絃樂團，日本的讀賣交響樂團（錄唱片）、 NHK 交響樂團，加拿大的溫哥華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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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南非的開普敦交響樂團，俄羅斯的聯邦交響樂團等。一般在第一次排練時，當清脆的笛

聲響起，他們都會睜大眼睛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怎麼一把這麼小的樂器，能有這麼強的力

道可以突破八、九十件樂器的音量，跳躍在樂團上面，再加上豐富的技巧表現，及馬老師卓

越的管絃樂配器，梆笛自然顯得突出。使得外國朋友對台灣音樂不敢輕忽。目前「梆笛協奏

曲」在市面上有三個演奏版本出版，都是我演奏的。 

    1.最早也是首演者的是陳中申民國 1984年，由徐頌仁指揮日本讀賣交響樂團伴奏，上揚

唱片公司出版（梆笛協奏曲、孔雀東南飛－馬水龍交響樂作品 CD專輯）這是流傳最廣的版

本。 

    2.由陳中申改編為國樂版本及獨奏梆笛，民國 1996年由王正平指揮台北市立國樂團伴

奏，上揚唱片公司出版（西北組曲）CD專輯。獨奏部份。與首演相隔了十二年，所謂「熟

能生巧」，演奏更為跳躍流暢；在小快板的速度也由譜上標示的 100，改為 120 。不過樂團

部分由於缺少銅管樂器的聲勢，加上弦樂高把位沒有提琴的明亮度，效果稍減，只有慢板部

分有些意境上略勝西洋樂器。不過，對於音準及節奏如果再要求些，應該還有進步的空間。 

      這個國樂版本還有個故事。早在民國 1987年，陳澄雄擔任台北市立國樂團團長時，就

要我編一個國樂版本，當時我斬釘截鐵的拒絕說，國樂團奏不出來的，以胡琴拉小提琴的音

樂本就吃力，國樂又沒有銅管，而銅管在這個曲子中份量還蠻重的，因此就不了了之。誰知

道隔年 1988年陳團長應邀指揮香港中樂團，他就直接找作曲家馬水龍，請他改編一個國樂

版，要到香港演出，馬教授當時擔任國立藝術學院（現在的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主任，公

務繁忙，打電話要我來編。真是命中註定逃不過，自己的作曲老師為我寫的曲子，現在請我

改編，這下可不好拒絕了。還好當初擔心的國樂缺少銅管的氣勢及胡琴缺乏明亮度，香港中

樂團八十人的編制稍稍彌補了一些（嗩吶有六把、管子兩把、高胡八把）。香港演完，當然

台灣也要演，於是又勉強的刪減嗩吶及管子成六十人編制，就是這個錄音的版本。與交響樂

團相比，當然問題還是在。而最大問題是：以西洋樂器考量的配器，移植為國樂器後，諧和

度降低很多，音響無法奏出原來的豐滿厚實感。不過，雖明知如此，但缺乏曲源（尤其是台

灣作品）的國樂團，還是樂於多一首演出的曲目。其被演出次數，比交響樂團版還多呢。 

  3.由中國中央音樂學院民樂系副教授袁非凡演奏，在（蒼~袁非凡笛子協奏曲演奏專輯）

CD中出版。他 1998年奪得台北市民族器樂協奏大賽-笛子第一名，其中決賽曲目之一即是

「梆笛協奏曲」。約於 2000年左右完成。其演奏技巧都很到位，音色圓潤，音樂性很強。

除按譜演奏，基本上與我演奏差不多，偶有自加的巧思，讓樂曲更有表現。唯一我覺得一點

點不足的，是快板標示了很多斷奏符號，沒有完全做到，有做的還可以更斷奏一些，才會讓

樂曲更輕巧、跳躍。鋼琴伴奏也是如此。此專輯另外還有台灣陳百忠的「情詩」（是大賽的

初賽指定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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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論 

      解嚴加上兩岸開放以後，台灣湧進來大量的大陸笛曲，南派、北派、各地方色彩、玲瓏

滿目的樂曲及演奏大師們接踵而來，滿足了大眾從小被教育對大陸中原文化的好奇及孺慕之

情，一時間台灣的國樂曲成了奄奄一息的弱勢文化。還好，仍然有人一直默默的努力創作

著。大陸熱退了，我們是不是該來聽聽，多元文化衝擊下的台灣，除了「陽明春曉」和「梆

笛協奏曲」外，還產生了什麼樣的笛曲？ 

      最後，說一點秘辛及小遺憾。一般協奏曲都是三個樂章，此曲只有兩個樂章，馬老師透

露，當初創作時程不夠，來不及構思第三樂章，所以在第二樂章後半段，再回到第一樂章的

快板，梆笛加上一些花奏，最後補個尾奏結束全曲，讓全曲曲式變成是 ABA三段體，也算

是完整的曲式結構。有很多人會把慢板完再回到第一樂章的快板當成第三樂章，也勉強說得

通，但以西樂協奏曲曲式，第三樂章應該是一個全新的主題，有對比性的樂段的。馬老師曾

說，等有空時他想要把未完成的第三樂章補上，讓結構更完美，表現力更豐富。以馬老師對

器樂表現力的掌握，是很值得期待的。但沒想到曲子已流傳很廣，樂界也公認這是一首完整

的兩樂章協奏曲，要更動它似乎越來越困難，甚至覺得沒有必要。加上馬老師又從系主任到

教務長，再到院長（當時還是藝術學院），繁忙行政事務及責任心，讓他也抽不出空再來補

寫第三樂章。如今，斯人已去，此地空留遺憾，每想到此，讓我更加思念為台灣本土音樂發

展盡心、盡力，又卓有成就的恩師馬水龍教授。 

  


